
冯 氏 和 奕 雯 一 时 都 沉 默
了。只听得自鸣钟响，原来已是
九点了。奕雯忽觉不对劲，问道：

“段妈去哪儿了？小珠呢？”冯氏
道：“今天晚上教会需要义工照顾
从豫北撤回来的伤兵，段妈跟我
说了，带小珠去教堂帮忙，晚上就
住那儿了。”奕雯呆呆地想了想，
道：“我天天听神父、姆姆们讲道
理，还没领洗呢！段妈一个佣人，
字都不识，竟也入了教。”冯氏笑
道：“自打去年北平那边打仗，信
教的人多起来了。都说日本鬼子
的飞机来扔炸弹，偏就不炸教堂，
是有天主保佑着。”奕雯笑起来，
道：“姨娘这就不知道了——日本
跟德国和意国是盟国，教堂上面
都挂着德国意国的国旗，日本人
见了当然就……”

两人正聊着闲话，忽地都是
一愣，屋里的电灯灭了。双龙巷
一带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平日里很少停电，除非是全城的
电都停了。黑暗中，冯氏笑道：

“刚说日本鬼子呢，这就停电了，
真是晦气。”说着站起来，摸摸索
索地找蜡烛洋火。奕雯靠在床
头，也不说话，兀自胡思乱想着。

很快屋里点了蜡烛，昏黄的光跳
跃摇曳，像受惊的小兔一般。冯
氏罩上玻璃罩子，端着烛台过来，
放在床头小柜上，影影绰绰中，冯
氏一张俏脸油润如画，奕雯看得
要呆了。冯氏笑起来，竟有些绯
红攀上了脸颊，道：“你这眼神，怎
么跟你爹当年似的……”

冯氏这句话还没说完，只听
得房前屋后，忽地响起一阵噼噼
啪啪的声响。冯氏还愣着，奕雯
却脸色骤变，叫道：“打枪了！”随
即是另一阵枪声，比刚才的更密
集，节奏也更快。冯氏早傻了眼，
声音都变了腔调：“打枪？哪儿打
枪？是过土匪还是日本人来了？”

奕雯掀被子下床，全然看不
出是个病人，当下对冯氏道：“日
本人没这么快，快把门堵住，我爹
说过，寻常土匪抢劫，只要不让进
门，撑不了多久……”

冯氏根本不听她的话，疯了
般夺门而出，奕雯惊得目瞪口呆，
气得直跺脚，只得跟着跑出去。这
时枪声更炽，显然是两拨人在交
火，声音近在咫尺。奕雯跌跌撞撞
追到院子里，冯氏刚好从柴房出
来，手里捧着一个红布包裹，她是

小脚，心里又慌，步伐也乱了，遽然
摔倒在地，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弹
匣和子弹掉落散开。冯氏急得说
不出话，连连捶打着地面。奕雯冲
上去捡起枪弹，扶了她朝卧室奔
去，此间枪声一直没停，也听不见
人声。刚到廊下，忽听院门擂响如
鼓，两人面面相觑，都是惨无人
色。奕雯顾不上问枪弹的来历，卸
出弹匣看了看，又推进去，打开保
险，低声道：“姨娘别怕，大不了跟
土匪们拼了。”冯氏握着她的胳膊，
颤声道：“你不怕，我就不怕，要是
土匪进来，先给我一枪，我是你爹
的女人，不能……”

话音刚落，大门后沉重的门
闩被撞下，几个黑衣汉子各持枪
械，闯进院里，黑洞洞的长短枪口
立时对准了冯氏和奕雯。为首的
一个黑衣汉子打量两人，他身后
一个人上前，低声对他说了句什
么，那人皱眉思索，目光又落在奕
雯身上。奕雯褂子袖长，垂下来
时正好挡住了手枪，她紧张地悄
悄转动枪口，暗中瞄准了来人，冯
氏却忽然向前一步，护住了奕雯，
声音又发抖又尖厉，像只老麻雀
般嚷道：“别动我家小姐！要钱要

物，我都给！”

冯氏一边说着，一边朝后探
出一只手，握紧了奕雯拿枪的手，
把枪口紧紧地抵在自己腰间。来
人互相看了一眼，顾不上跟她们
废话，直接掉转枪口，冲到院墙
边，利索地叠成罗汉梯，接二连三
上了墙。奕雯和冯氏紧紧抓住彼

此，一时间竟忘了躲避。就在这
时，又是一阵枪响，刚刚上了墙头
的黑衣汉子应声掉下两个，躺倒
在地，领头的那个痛苦挣扎，把身
边的雪地染得深红，很快便咽了
气。冯氏不敢再看，死命地拉着
奕雯躲进房里。两人吃力地挪过
梳妆台，堵住了房门，又把大衣柜
移开，结结实实挡住了窗口，也挡
住了最后一线月光。屋子里黑暗
至极，真真的伸手不见五指，两人
一人顶住一处，只听得见对面的
人剧烈的喘息，甚至心跳。好一
阵子，奕雯才缓过劲来，低声道：

“姨娘，你怎么样？”

黑暗中，冯氏颤抖的声音
道：“我还是那句话，真要有人进
来，你先打死我。”

时间一秒一秒过去，枪声一
直未停。奕雯笑起来，低声道：

“姨娘，你听得出来吗？声音嗒嗒
嗒的，是马牌撸子，连成线儿的，
是二十响——我都打过。”

“可不。”冯氏的声音传来：
“你不光打过枪，你还打过我呢！”
奕雯一愣。冯氏又叹道：“你若是
再偏一寸，今天可就没人陪你
了。”奕雯想了想，实在不知道该

怎么回她，只好道：“姨娘放心，今
天不会打偏了。”冯氏便悠悠道：

“那你就摸着黑，给我脑袋上来一
枪吧。”奕雯急道：“姨娘！我不是
这个意思，我绝不会让你死！”

奕雯真是急了，不然也不会
口不择言，把心里话都讲了出来，
话一出口又后悔，幸好屋里黑，冯
氏定然瞧不见她烫得发红的脸。
冯氏也没说话，好像刚才那句她
根本没听见，又好像她分明是听
见了，有点不敢相信。又过一阵，
枪声渐渐稀疏。两人这才慢慢恢
复了些许平静。奕雯道：“姨娘，
好像没人打枪了，要不，咱们把蜡
烛点上？”冯氏道：“不行，万一再
有人……”

也真是撞邪。冯氏刚说完这
句，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声，脚步匆
乱，竟是直奔卧房而来。两人又屏
住了呼吸，来人到了门口，又轻又
急地敲了敲门，短促的声音道：“沈
夫人，我知道您和小姐在里面，我
是快死的人了，有封信麻烦您寄到
我家，您也不用开门，我从门缝里
塞进去。”窸窸窣窣的声音，来人果
然往门里塞了什么东西，又道：“拜
托夫人了，我这就走。”随之是更多

的脚步声响起，接着是枪声、人声，
再接着，仿佛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死
一般的寂然。

民国二十七年阳历元月二
十四日，是丁丑年腊月二十三，农
历的小年，开封城家家户户祭灶
官、吃灶糖。十几天前的那场风
波早已散尽，没人再提起了。报
上说，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
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因不听指
挥、擅自撤退，致使国土沦丧，已
被解往武汉，交由高等军事法庭
审判。至于民间传说就更离谱，
有说是在军事会议现场被抓的，
就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有说是
开完了会，回城里的路上被军统
特务劫走的；有说是连会都没参
加，一到开封车站便被拿下的；更
有甚者，说韩复榘韩大帅手握双
枪好生了得，跟军统的人大战三
百回合，毫无惧色，蒋委员长怜他
是条好汉，半空中念了一声咒，韩
大帅的枪忽然哑火，特务们这才
蜂拥而上，捆了起来。林林总总，
不一而足。不过传言再多，也是
一阵风、一场雪，风过雪
化，地还是地，城还是城，
省府前街还是省府前街。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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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曾料到，都在睡梦中呢，大疫会
扑来。新冠肺炎病毒看不见摸不着，
却凶猛狡猾，疯狂向我们偷袭。打一
个喷嚏，瞬间飞沫扩散；可怕的是它还
形成气溶胶，打喷嚏人离开了，气溶胶
却在悬浮；别人来了，吸一口气带走
了，不幸可能就降临了。真是让人们
防不胜防。

连日来，神州大地进入静默状态。
小区堵了，街口封了，有党员干部在日
夜值守。他们不计报酬不怕麻烦，逐个
问询登记劝导，消毒防护。外人不能随
意进出，谁知道他游走过哪里？里面的
人想出去，非特殊情况，对不起，拐回去
的好。这病毒无孔不入，一旦黏上，害
人害己。多少教训明证，担心并非多
余。不少地方一户一人，两三天允许出
去采买一次。正月十五，儿子由鲁返
郑，一入小区，就被要求隔离半月，随之
门上贴了封条，有专人一天过来一次，
问你需要买什么东西，代买回来送给
你，然后再把门封上。我电话问儿子：
急不急？儿子说：急也不中啊，咱得服
从大局，听从安排。

面对呈几何数字上升的趋势，
仔细想想，这应该是最有效的管控
办法了。网格化的管理，地毯式的
排查，健全的防护网络。勠力同心，

团结一致。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像
我 国 ，在 这 么 短 的 时 间 内 全 民 防
控？恐怕没有。

健康放首位，生命搁第一。企业
暂停产，学生们先不开学。啥事儿都
可以缓一缓的。但，水、电、气，一刻也
没停。生活状态不如常，生活如常。

全国各地都在驰援湖北。紧急关
头，两万多名医务精英从四面八方赶
赴武汉，人们称他们为“逆行者”，也有
的叫“裸医”。为便于防护，不少医者
不分男男女女，把一头青丝剃光。更
令我们钦敬的是，钟南山这样高龄的
专家，劝告着别人不要去武汉，自己却
义无反顾挺在抗疫前沿。老人家比之
推诿逃避、渎职失责的某些官员，反差
镜鉴，可谓天地之别。正是有了钟南
山他们，我们才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
心中不慌，信心百倍。

这次疫情，不少国家都在支援我
们，日本也在为我们募捐。他们的捐
助词，写得实在太好了：“山川异域，风
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同气
连枝，共盼春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
月何曾是两乡”……这些诗句，高雅隽
永，寓意深刻。从来没有想过，同样的
意思，竟可以用这么有文化、有诗意的
语言去表达。

各地社区的宣传标语显得特别
接地气，“戴口罩、勤洗手，测体温、勤
消毒，少聚集、勤通风。”“口罩还是呼
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戴口罩总比
戴呼吸机好，躺家里总比躺 ICU 强”

“省小钱不戴口罩，花大钱卧床治病”
“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吃饭，不串
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拒野味、不
聚会，亲友情、网上叙，少出行、莫大
意”“戴口罩，福星高照，不串门，福气
临门”“复工复学要注意，观察两周看
体温，如有症状早报告，尽快就医别
迟疑”“国家有难，咱不添乱。坐在家
里，就是贡献。亲戚不走，来年还有，
朋友不聚，回头再叙。疫情面前，请
勿出门，自身健康，相互转告”……很
多标语既形象生动，又简明扼要，直
击人们心灵深处，无论是警示还是提
醒，都显得幽默风趣、言简意赅，起到
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在平淡的生活中，没有利害之争，
人们展示的，常常是善良的一面。而
当灾难降临，人性中的大善与大恶，就
会凸显出来。有的人宁肯牺牲自己，
也要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有的人大
爱大善，无私奉献；还有的人岸上观
火，冷漠无情；更有的人坐地起价，趁
机发财。人生百态，在疫情面前，呈现

得淋漓尽致。
在这么严峻的形势下，每个人都

应该痛定思痛，做一些冷静而又客观
的思考和分析。据专家介绍，这次疫
情的发生，源头来自于华南海鲜市
场，似乎与蝙蝠有关。不是蝙蝠翅膀
的震动，引起了十二级的海啸，而是
人们过于满足口腹之欲。蝙蝠在黑
夜里才出来活动，白天是避着人的，
它身上有多少肉，可供我们食用呢？
正是我们的贪得无厌，滥吃滥杀，才
引起了一次次的恶果。诸多疫情，
SARS、艾滋病、埃博拉病毒，根源都
在于野生动物。

我们不要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征
服。人类看似每一次对于自然的征
服，自然都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报
复。不是大自然离不开我们，而是
我们离不开大自然。所以，我们要
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能
够为了口腹之欲，而毫不吝惜地去
剥夺无数动物的生命。放野生动物
一条生路，也就意味着给我们自己
留一条生路。

在疫情面前，我们要多一些冷静
的认知和预判，少一些无端的埋怨和
指责。

相信春天马上就要来临。

瘟疫从何降 顷刻乱乾坤
九州一夜静 万户闭家门
天使作战士 冲锋勇献身
举国严防控 声势无与伦
精神诚可嘉 教训弥足珍
防患贵未然 战机争秒分
茫茫大宇宙 人类微若尘
生灵皆当惜 安能壑为邻
敬畏莫妄为 良知必谨遵
但愿瘴疠过 神魂觉悟新

百字思

去年腊月三十，晴溪突然给我打
电话，让我着实有些意外，我俩有十
年未通电话了，虽然微信、QQ一直都
是好友，但也很久未互动了，连赞友
也不是了。曾经我和她是亲密无间
的好友，好到上厕所也要约着一起
去，青春里的隐私也是彼此倾诉，后
来再无来往，非忙非远，我自己究其
根源是因为经济地位的巨变。

那是一个小雨霏霏的下午，我和
晴溪坐着闲聊，我说我爱吃玉米软
糖，晴溪白了我一眼说，那有啥好吃
的，我吃糖就吃大白兔奶糖。我请晴
溪吃鸡，晴溪不要普通鸡，她要吃乌
鸡，我舍不得荷包里的钱，晴溪说，吃
就吃好的，别怕花钱，她来埋单。

晴溪家境越来越好，自然手头宽
绰，只是我还停留在我俩一起吃饭，
点个荤菜还要思量半天的时候。吃
不到一块了，自然也聊不到一起，我
俩就这样渐行渐远，友情的温度却是
断崖式下降。

开始还朋友圈出于礼貌点个赞，
后来赞也懒得点了，数年都不来往，面
子工程也不想维持了，她的微信、QQ
昵称我都没有给她实名，因为已经不

来往，将来也不想有交集，她爱谁谁。
没有矛盾也没有恩怨，朋友走着

走着就散了，实属正常。所以晴溪突
然来电，才出乎我的意料。聊天并未
有寒暄，直奔当下热点话题——疫
情，由武汉谈到湖北，由湖北谈到本
地，由她所在的小区谈到我所在的社
区。网上那些新闻又在我俩口中复
述了一遍，不知不觉电话竟打了一个
多小时。若不是我着急做饭，估计她
的电话还不会挂断。

此后的每一天，她都打电话给
我，话题还是疫情，她明显比我恐慌，
不断提醒我不要外出。我也安慰她，
只要安心在家不外出乱串，出门戴好
口罩做好防护，不去人员密集地，回

家洗手、消毒，便不会感染上病毒。
这些话晴溪都知道，但由我嘴里说出
便力度翻倍。

晴溪微信也不停塞给我关于疫
情的链接，还打电话问我她想给武汉
捐款，捐到哪里稳妥，晴溪这个问题
一下让我穿越了，汶川地震那会儿，
她也问过我同样问题，捐多少，哪里
捐？那个善良的故友又回来了。

这个春节，疫情让我们都宅在家
中，所有的聚会和应酬都取消了，晴
溪也是，往年她春节假期或忙着旅游
或忙着和商业圈的朋友聚餐，即便回
娘家途中经过我家门口，也没时间停
车进来闲聊几句。

我们在心底都藏着最初的友谊，

平时忙自己事情，在自己的圈子里应
酬，貌似没有交集了，但一朝有大事
件发生，内心深处最想依靠和记挂的
还是老朋友。想想我和晴溪，2003年
非典，那时她在广州打工，我俩每天
都通电话报平安；2008年汶川地震，
我俩也是每天关注前方救援情况，不
知道在一起流了多少泪，甚至还相约
一起去汶川当志愿者；今年的疫情又
让我俩黏在一起，虽相隔五十里，但
精神却紧密抱团，互相鼓励互相支
撑。

或许疫情过后，一切归于平静，
我们又将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很
少联系甚至几年也不联系一次，但朋
友还在老地方，只要需要，一个电话
就能将友情拉到峰值。

普通人的相处也是如此，平时个
人顾个人生活，对他人关注和关心有
些少，难免有人吐槽人间冷暖，但今
年的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太多感人的
报道：逆行的医生，捐款捐物的善行，
甚至陌生人送的一个口罩，都彰显危
难时刻的人间大爱暖情。其实，我们
一直都在，困境中大家抱团取暖，点
亮心灵之光，照亮彼此前行的道路。

百姓记事

聊斋闲品 灯下漫笔

♣ 袁占才

同气连枝 共盼春来

抱团取暖的老友

我知道，这是一次考验，每当我
们觉得幸福不远时，灾难或者厄运
往往会不期而至。

岁末年初的钟声刚刚敲响，庚
子 鼠 年 的 快 乐 尚 未 开 启 ，人 们 怀
揣着奋斗了一年的收获与喜悦上
飞 机 、坐 高 铁 、搭 班 车 ，让 似 箭 的
归 心 在 祖 国 广 袤 的 山 河 间 放 飞
时 ，一 种 叫 新 冠 肺 炎 病 毒 的 魔 鬼
以 阴 险 、幸 灾 乐 祸 、狰 狞 、恐 怖 的
面 目 在 大 街 小 巷 流 行 ，瞬 间 击 碎
了 如 歌 岁 月 中 的 美 妙 音 符 ，新 旧
交 替 中 的 生 生 不 息 ，南 来 北 往 中
的嘈嘈切切。

一切仿佛戛然而止，所有的“现
在进行时”被迫中止，父母对孩儿
的思念，孩儿对长辈的惦记，丈夫
对妻子的爱，妻子对丈夫的情，哥
们间的猜拳行令，闺蜜间的窃窃私
语……一切的儿女情长，一切的天
伦之乐，一切的其乐融融，一切的
祥和安宁，一切的岁月静好，在肆
虐的病毒面前被突然定格，生活如
同被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点中穴
门，成为不能流动的雕塑。

泱泱大国，14 亿人，惊愕与忙
乱，一时难免。但对于一个饱经多
灾多难的民族而言，对于一个愈挫
愈强的民族而言，地震、洪水、疾病
……可以摧毁我们的家园，摧毁我
们的山川，摧毁我们的生命，唯一
摧毁不了的是我们的凝聚力、团结
心、脊梁骨。

武 汉 ，这 个 疫 情 暴 发 地 ，这
个 有 着 上 千 万 人 口 的 大 城 ，成 为
万 众 瞩 目 的 焦 点 ，成 为 千 里 驰 援
的 目 的 地 ，成 为 医 生 、护 士 、军
人 、工 人 ……与病毒决战的疆场。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病
毒 在 暗 处 ，阴 险 狡 诈 。 我 们 在 明
处，随时中招。但是，面对中央的
号令，面对政府的决定，面对组织
的召唤，面对党旗，无数中华儿女
没有退缩，没有临阵脱逃，没有虚
与委蛇，而是响亮地回答：“我去，
我 去 ，我 去 ！”一 幕 幕 场 景 感 人 肺
腑，一张张面孔可敬可爱——7000
多名建设者仅用 10 天便让火神山
医 院 拔 地 而 起 ；1400 名 医 护 人 员
承担起火神山医院医疗救治任务；
全国多地纷纷组建医疗队驰援武
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政 府 和 人 民 全 力 以 赴 抗 击 疫 情 。
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反应，采
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
打 响 了 一 场 疫 情 防 控 的 人 民 战
争。是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
危难关头方显英雄本色，大是大非
面前保持政治定力。

岂 曰 无 衣 ？ 与 子 同 袍 。 修 我
戈矛，与子同仇。灾难，让我们备
受煎熬；但灾难，又让我们携手同
行，视死如归。我不能感谢病毒，
这个家伙太坏，唯恐天下不乱！但
是，让 14 亿人对一座城牵肠挂肚，
让 14 亿 人 为 一 座 城 的 百 姓 祈 福 ，
让全国的行政系统高效率自检、运
行，让中华民族的士气提振，让全
体中国人和全球华人紧紧地抱成
团儿，却成为庚子鼠年的序曲，这，
是病毒“副作用”，它心有不甘，却

“能奈我何？”
兼爱尚同，疏者为戚。没有人

会 怀 疑 ，此 一 疫 ，此 一 役 ，终 会 以
“疫终”而“役胜”落幕，到那时，中
国大地，柳暗花明，曲水流觞，人们
的心更近，情更切，劲儿更足，阔步
前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征程上，步伐铿
锵有力……

没有硝烟的战争
♣ 许 锋

♣ 马海霞

诗路放歌

在路上（国画） 李 振

从昏暗洞里飞出的黑色幽灵
阴影般飘荡在大地和天宇
不冻的东湖心已冰封
黄鹤楼的檐角
风铃喑哑

孤帆的孟老夫子去了广陵
江面上风行水上
多情的李白诗意了然
三月还没到来
愁情柳絮
如烟

一抹白
成为这个年节最生动的注解
红色褪去了鲜艳
绿色尚未恣意铺展
就让白印染生命的光亮

那一抹白
叫白大褂，或者防护服
救治第一线奔忙的身影
观察、输液、转移、手术……
无影灯下的专注
心跳与呼吸同频共振
世界一片阒寂
汗水无声高歌

白 时常让人想起
草原的羊群
纯洁的哈达
天空的流云
柔软的棉花
却总不及那一抹白
灵动、跳跃，人文、情怀

窗前的一株蜡梅开了
春天脚步悄悄地、悄悄地
来了
那一抹白
成为
这个季节无可争议的暖色

♣ 张向前

那一抹白

♣ 王作统/诗
李孟渊/书


